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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驗黃鍾的一種思路

關於黃鍾，我在之前的冗文《音樂中的陰陽五行：五度相生律淺析》中已做過一些描述：以舒曼

波（第一諧振）為基數，算出其32倍頻，作爲黃鍾。因爲古人測定黃鍾之法，是在冬至之日取大

地振動之頻率，這與舒曼波的概念是相同的。

在具體計算時，由於我沒有測量舒曼波的設備，只好取舒曼波第一諧振主要頻率的平均近似

值7.83Hz（此數值已經廣爲流傳）為基數，把計算出250.56Hz作爲黃鍾。這個數值，與古人在

冬至之日測得的具體頻率，肯定是不同的。譬如心跳，人在不同狀態下的心跳頻率是不同的，

如果只取其平均心率，便認爲是人在某一時刻的具體心率了，那肯定是不准的。

最近我看到一些視頻：水在不同的特定振動頻率（聲音）下，會呈現出不同的規則圖案，而在這

些特定頻率的過渡頻率時，水則散亂的不成圖案。我取了其中一個特定聲音，在古琴上嘗試彈

奏並測量頻率，發現跟我之前計算的十二律呂的某個律基本吻合。

我當時的第一個想法是，這個“基本吻合”，是合理的。因爲畢竟我在計算十二律呂時，取的是

第一諧振的平均近似值，而視頻中展示的是真實的實驗、是一個起到實際效果的準確頻率。不

過，後來在分析中發現，這些視頻其實很難作爲依據（下文會分析）。

但是，這也為校驗黃鍾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水校驗——通過觀察水的振動，來準確的找到黃

鍾頻率。

具體方法，是在安靜的環境中，從已經計算出的十二律呂的頻率值開始，對水進行振動，並觀

察水的圖案變化，同時微調頻率。儅水的圖案最清晰、最規範時，就找到了這個律的準確頻

率。

如果要遵循傳統的黃鍾制度，那麽只需要在冬至時分來測量即可。



水校驗法的合理性

關於這種方法的合理性，我是這樣考慮的：

現在人類已經發現，每個物體都有自己的固有振動頻率。如果外界以物體的固有振動頻率，對

其施加一個聲波，就容易引起該物體的諧振；如果不斷增强這個諧振，該物體的結構就可能在

振動中被破壞、解體。

這個固有振動頻率，不僅存在於精純的物質中，也存在於各種成份駁雜的物質中，甚至存在於

不同物質、不同部件組成的物體中。

比如一座房子，由水泥、木頭、磚頭、石膏板等等建造，那麽，不僅這些建材各自有各自的固有

振動頻率，連房子本身也會有一個自己的固有振動頻率。人體也是，不僅人體有一個整體的固

有振動頻率，連人體的各個器官、各個身體結構，都有不同的固有振動頻率。任何物體中的不

同成份、不同元素，也都有自己獨特的固有振動頻率。

我覺得，這涉及到陰陽五行之用。因爲儅一些物質或物體，以特定的結構組合成為更大的物體

之後，這些物質/物體各自的固有振動頻率，在此特定組合結構的影響下，互相叠加、互相影響

，會表現爲這個更大物體的固有振動頻率。那麽往微觀下分析，一切物體的固有振動頻率，來

源於人類空間的各種元素（比如氫、氧、硅、銅等等）自身的固有振動頻率。

再不斷的往微觀下分析，這些元素的固有振動頻率，來源於組成它們的更微觀粒子，這樣一直

查到五行元素。五行在人類生存的低層空間中，被認爲是物質的基本元素，那麽五行各分陰陽

態，一共十種狀態，對應著十種固有振動頻率。從人類境界的視角來觀察，無論五行元素是否

顯現為物質，這十種固有振動頻率都是存在的，因爲能量本身就是有振動頻率的。

也就是說，從人類境界的視角來看，也可能是五行物質元素存在著十種固有振動頻率，也可能

只是看到十種固有振動頻率下的能量結構在組成最初的微觀物質。

在這樣一種設想之下，如果直接以物體的固有振動頻率去引發諧振，可能就會損害物體的自

身結構；但是如果從陰陽五行的層面上去微調這十種固有振動頻率的強度，過則抑之化之，不

足則補之，使五行元素保持在其組成表面物質時的能量狀態，這反而可能會穩固物質的自身

結構、減緩物質的衰敗速度。這與中醫的陰陽五行辯證施治的認識是相同的。更多這方面的探

討，這裏先留下伏筆。

但是，水的振動卻是另一種情況。

首先，水在一系列不同的特定頻率下，會產生不同的規律圖案；其次，水在這些不同的振動頻

率下，都不會被破壞解體，水還是水，還可以繼續在另一個頻率下振動形成新的圖案。這説明

這些頻率並不會對水造成破壞，也就不是水的固有振動頻率。



但是，水在一些特定頻率下，可以呈現規律的圖案，而在其它頻率下，就不會產生這種變化

——我認為這是波的干涉現象——這些特定頻率叠加在水的自身振動頻率上，導致了兩種頻

率之間的干涉。這意味著，水本身就處在自身的振動中，儅外界施加的振動頻率與水自身的振

動頻率形成頻率簡單比的時候，會形成波的干涉；而當外界振動頻率與水自身的振動頻率一

致（或成倍頻時）時，就形成了諧振。

當然，具體的圖案形成，與水自身的微觀結構也有關係。

那麽，水自身的振動，來源於哪裏呢？如果不來源於自身的固有振動頻率，那麽很可能是來源

於周圍的空間振動。

至於我所看過的一些水振動實驗。那些視頻其實是很難作爲依據的。因爲如果在實驗時，對環

境施加一個較强的次聲波，預先使水有微微的振動，然後再叠加一個聲音振動，那麽水形成的

規律圖案，很可能是這個聲音振動與那個聽不見的次聲波形成的干涉。即使在現場也聽不見

那個次聲波，而錄成視頻，就更聽不到現場的次聲波了。

所以，在此建議讀者，不可輕信網絡流傳的一些水振動視頻、也不可輕信網絡流傳的一些頻率

學説。因爲，人體整體及各個身體器官、身體結構，都有不同的固有振動頻率，這些頻率都是

次聲波。如果某些視頻是惡意爲之，在實驗環境中使用了這些人體振動的次聲波頻率來和另

一個聲音頻率產生干涉或諧振，那麽這樣得到的聲音頻率，非但不是所謂“大自然的頻率”，而
且很可能對人體是有害的。

但是，當我們真正的在安靜的環境中，去做這個水振動的實驗時，儅水呈現出不同的規律圖案

的時侯，很可能就是我們施加的聲音振動，與整個空間的振動產生了干涉或諧振。

由於諧振會比干涉表現的能量更強一些、波形更簡單一些，所以，在水校驗的實驗中，水的一

系列圖案中，振幅最強、圖案最簡單的那個頻率，可能就是黃鍾的頻率。

關於古代測黃鍾

侯氣之法

回顧古人的測量方式，也是同样的原理：《後漢書·律曆志》中記載的“侯氣”之法，就是在特製的

靜室中，把蘆葦膜的灰填在不同長度的竹管中，然後靜靜等待，其中一隻竹管會發出聲音，并

使蘆葦膜的灰產生震動（甚至會震出來）。



這意味著，不同管徑比的竹管，都有自己的固有振動頻率，儅某隻竹管的固有振動頻率與整個

空間的振動頻率一致（或成倍頻）時，會產生諧振。這種諧振的能量，積累到一定成度時，足以

使竹管發出振動聲音，並把其中的輕灰震出來。

而《隋書·律歷上》所記載的侯氣之法，是要把竹管埋在土裡的。

無論是把竹管放在几案上，還是埋在土裏，這種方法所感應到的最强振動，是通過土地介質傳

送的。所以，說是測量大地的頻率，也是沒問題的。但從舒曼波的角度來看，這種振動，是貫穿

整個空間的，而不僅僅是土地振動。

《後漢書·律曆志》中還記載，在冬至時候，“樂均清”，測出的聲音是黃鍾；在夏至的時候，“樂均

濁”，測出的聲音是蕤賓。

假設取之前計算的250.56Hz為黃鍾，那麽蕤賓則為356.75Hz。按《後漢書·律曆志》的樂均清濁

之說，夏至測定的頻率，似乎低於冬至測定的頻率，那麽這裏的蕤賓，可能是濁蕤賓，即

178.375Hz。

如果真是这样，就很有意思了。因爲蕤賓是可以從黃鍾計算出來的：以黃鍾為基數，經過六次

三分損益法計算，就是蕤賓。黃鍾為十二律呂的首位，而蕤賓為十二律呂的中間位（第七位）。

所以，人類空間的振動頻率，不僅在變化著，而且連變化的規律也是有規律的。按《禮記·月令》

記載，十二律呂對應著不同的月份，看來也有其道理——不過，這些仍須經過測量，才能驗

證。

理解冬清夏濁

《後漢書·律曆志》所載：冬至“樂均清”、夏至“樂均濁”，明確指出，空間震動頻率隨著季節變化

而升高或降低。

從現代對舒曼波的認識是：舒曼波除了能量最強的第一諧振，還有依次減弱的第二諧振、第三

諧振、第四諧振和第五諧振。（這五個諧振彼此不具備五度相生關係）。而舒曼波也會隨著季節

與氣候的變化而變化。

就第一諧振而言，現代測量結果為：平均值約為7.83Hz，其變化幅度大約在0.5Hz。也就是說，

第一諧振的實際頻率，大約在7.78Hz至7.88Hz，其32倍頻約為247.19Hz至253.98Hz。（注意，

這裡的所有數值都是不精確的。）

在《音樂中的陰陽五行：五度相生律淺析》中，我曾計算出一張三層十二律呂頻率表。如下：



對照上表，可以看出，第一諧振的變化幅度，與三層十二律呂的黃鍾變化幅度大致相當。這也

許說明，第一諧振自身頻率的變化，更接近於黃鍾頻率的不同變化，而達不到從黃鍾到蕤賓這

麼大幅度的變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表中，只顯示了三層十二律呂。如果繼續往兩端計算，無論正向還是負向

，都可以計算出更多層的十二律呂。此時的黃鍾頻率變化，就超出第一諧振的變化範圍了。

我猜測，超出第一諧振的黃鍾頻率，所代表的可能不是人類空間的振動，而是更大範圍的低層

境界中的不同空間振動。而能對人類空間起到明顯作用的，也許就是這三層十二律呂。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在上表中，黃鍾位上是三個離散的數值，而第一諧振可能是不斷漸

變的。這怎麼理解呢？

一方面，這必須經過長時間的實際測量，才能確定真實的情況；另一方面，學物理的人可能知

道，有一種“能級躍遷”理論，即電子的能量超過一定水平時，會躍遷到下一個狀態，不存在中

間態。黃鍾的頻率變化，會不會就存在這種現象？



就實際測量方法而言，無論是古代的侯氣之法，還是前文提到的水校驗法，所測出的頻率，都

不僅僅是第一諧振，而是綜合了第一諧振至第五諧振的一個整體性的振動頻率。

雖然第一諧振是漸變的，但是第一諧振的變化，與其他諧振的關係是什麼？他們各自變化的

趨勢有什麼關聯？這些還不清楚。會不會這幾個諧振，各自都是連續變化，但是他們相護干涉

的結果，會導致整體振動頻率產生類似“能級躍遷”的現象？這些也都有待將來的實際測量。

而侯氣之法，冬至時會測出黃鍾，夏至時會測出蕤賓，我猜想，這可能既有舒曼波的五個諧振

各自的頻率變化，也有這五個諧振各自的強度變化。

在這五個諧振鍾，第一諧振的強度最高，能量最強，頻率也最低；其他諧振依次強度變低、能

量變弱、頻率變高。

由於在三分損益法確定的十二律呂中，黃鍾的頻率是最低的，所以，我先做出這樣的假定：在

冬至時，第一諧振的強度最高，其他四個諧振的作用很小，五個諧振的綜合干涉中，以第一諧

振的作用為主，此時這個綜合干涉的頻率為黃鍾；而夏至時，第一諧振的強度最弱，其他四個

諧振的作用變大，五個諧振的綜合干涉中，第一諧振的作用變小，此時綜合干涉的頻率偏高，

可以達到蕤賓。

這種假定，是有其合理性的。因為在三層十二律呂的表格中，黃鍾位上的三個數值，是按照三

分損益推算出來的，而黃鍾的變化幅度，與第一諧振在一年中的變化幅度，非常接近。所以，

即便黃鍾是舒曼波的五個諧振綜合干涉的產物，第一諧振在其中的作用很可能最明顯。

這樣一來，雖然我們不確定黃鍾頻率是如何形成的，但是採用第一諧振的頻率來近似的作為

黃鍾來使用，可能是相對準確的。由於不知道冬至時分的第一諧振平均值，只能採用已知的整

年平均值來代替。

可是，如果冬至的綜合干涉頻率是黃鍾，夏至的綜合干涉頻率是蕤賓，那麼夏至時候的黃鍾，

就需要從蕤賓計算出來。那麼，夏至時，空間振動頻率中，是否還存在黃鍾？或者說，只有冬

至時分，空間振動頻率才表現為黃鍾？

考慮到我們討論的空間振動，實際是一個巨大的空腔振動，那麼可以簫管來類比。一隻簫，吹

出一個聲音時，其實是一個混合聲音，除了它的基頻（基音），還有第一泛音、第二泛音⋯⋯等等

許多泛音。所謂吹出不同的音高，只是以不同口風增強基音或某泛音，使得該音高更明顯而

已。

自然泛音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一旦自然泛音列達到某基音的第五個八度（32倍頻）時，此基

音的自然泛音就可以包括全部的十二個半音。而採用7.83Hz、或者這個頻率級別的次聲波為

基音，其32倍頻，正好是傳統音樂使用的中音區（C4八度）



從這一點上看，在空間振動中，某個基頻所產生的十二律呂泛音頻率，很可能是同時存在的。

在不同時期的不同狀況下，可能十二律呂的某一個頻率會更明顯一些。甚至十二律呂的頻率

可能不是固定值，而是時高時低，這種變化也許是連續的，也許像“能級躍遷”一樣，是離散的

數值。

還有更多的衍生疑問⋯⋯

總結

本文提到了一種水校驗法，來測定準確的黃鍾。同時，本文在初步論證水校驗法合理性的過程

中，將其法與傳統的侯氣之法進行比較，並結合舒曼波的已知情況，提出了一些推論和猜想。

所有一切，都需要經過具體的實驗和測量，才能準確的說清楚。所以，本文更多的是提出一些

有待解決的問題，留給將來。

同時，本文也初步的論證了，在不具備測量條件的情況下，使用舒曼波第一諧振的近似平均值

7.83Hz為基頻，計算出十二律呂、乃至於多層十二律呂——這具備一定的準確性，可以作為一

種臨時的替代辦法。

在寫本文的時候，我剛剛完成一首樂曲《秋禮 · 大典之樂 · 明心之章》。這首曲子，較為嚴格的

遵循了以7.83Hz為基頻的五度相生律。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試聽一下。


